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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系列动画片《花木兰》的
中国化元素移植与美国式改造

冯莉颖

（信阳师范学院 传媒学院，河南 信阳 ４６４０００）

［摘　要］动画片《花木兰》在从中国历史故事中汲取素材、保留蓝本传统思想和传统意象的基础
上，采用一系列好莱坞的故事勾兑方法，对人物形象与价值观进行了美国式改造：按照美国人眼中

对中国美女形象的标准对花木兰重新进行打造，女性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男女平等的思想在花木

兰身上彰显得淋漓尽致。同时，对故事人物与情节也进行了美国式改造：添加了几个贯穿始终的关

键人物和动物；在尊重花木兰原故事基本情节的基础上，将封建忠孝故事变成了女性实现自我的故

事。另外，迪士尼制造商为迎合西方大众的猎奇心理，将一系列中国意象通过复制、拼贴与戏拟手

法，用后现代改写方式拼凑成一个具有东方异国情调和狂欢化色彩的迪士尼喜剧。通过分析影片

的外在表征和拆解影片的精神内核发现，好莱坞惯用的嫁接影片的故事构成方法是：嫁接影片＝蓝
本的基本外在表达＋好莱坞固有价值观念＋成熟的商业营销模式。正是基于这种相对成熟、固定
的操作模式，好莱坞影片才让观众感到既熟悉又总有新鲜的文化与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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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８年迪士尼推出了以中国历史故事人物花
木兰为题材的动画片《花木兰》（Ｍｕｌａｎ），夺得了“全
美电影票房排列榜”的冠军；２００５年初，迪士尼又推
出了《花木兰Ⅱ》（Ｍｕｌａｎ２）。这两部动画片既对中
国传统思想和意象做了尽可能的保留，又在人物形

象、价值观念、情节等方面做了美国式改造，为电影

剧本的中国化元素移植与改造提供了一个成功范

本。作为一部好莱坞制造的动画电影，《花木兰》

《花木兰Ⅱ》从中国历史中汲取故事素材，通过一系
列的中国式传统意象的包装与好莱坞式的故事勾兑

方法，将一部承载着美式价值观、癫狂的后现代狂欢

情怀的中西合璧的文化快餐呈现在观众面前。目前

学术界对好莱坞影片如何处理中国化元素表征与美

国文化精神内核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全球化、跨文

化、后殖民的语境之关系对其进行阐释与分析，本文

拟基于后现代的语境，对迪士尼系列动画片《花木

兰》的中国化元素移植与美国式的改造进行具体解

析，以求教方家。

　　一、《花木兰》《花木兰Ⅱ》的中国化
元素移植

　　好莱坞制造的嫁接类影视作品，多是在外部形
象上与蓝本保持一定的相似度，在故事情节上与蓝

本保持基本一致。《花木兰》的中国化元素移植主

要体现在其对于蓝本传统思想的保留和传统意象的

再现上。

１．传统思想的保留
《花木兰》《花木兰Ⅱ》保留了中国历史故事中

花木兰的忠孝和光宗耀祖思想。《花木兰》一开头

就为木兰安排相亲，木兰母亲、木兰奶奶和媒婆等人

一直都在强调木兰要为花家争光；当接到圣旨命每

家出一名男丁出征对战匈奴时，父亲认为“保家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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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我义不容辞的光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

“忠孝”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规范要求个人要对家族

长辈尽孝、为国家尽忠。［１］当父母亲发现木兰扮男

装离开家时，迅速追了出去，母亲说要把木兰追回

来，不然就是欺君之罪；父亲也担心女儿万一暴露了

自己的真实身份是要被杀头的；奶奶则祈求列祖列

宗保佑木兰。花木兰孝顺父母、尊重长辈，当国家面

临危机、年迈体弱的父亲要披甲上战场的时候，她选

择了替父从军，穿上父亲的铠甲走上战场。木兰皇

城救驾后淡泊名利，不求权贵，毅然决然放弃封赏，

只愿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可见，木兰是为孝敬父

母、家庭荣誉、保卫国家而去从军的，在其身上体现

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思想，而迪士尼动画影片

《花木兰》对这一传统思想给予了保留。

２．传统意象的再现
基于中国本土的接受主体，动画片《花木兰》

《花木兰Ⅱ》将中国文化的意境通过极富中国神韵
的传统意象再现出来。

《花木兰》开头出现的龙形香盏，古色古香，具

有浓郁的时代特色。《花木兰Ⅱ》开头则出现了大
量由祥云构成的骏马和亭子，以及由毛笔勾勒出的

中国国画———云彩和红梅，随后出现了八卦乾坤的

图案，为即将到来的婚典而悬挂的灯笼，木质的马

厩，木兰父母送给木兰和李翔象征阴阳两极的项链，

高贵大气的中国古代皇宫，以及路边饭店里摆设的

古朴简单的桌椅、屏风，尤其是护送公主和亲途中出

现的错落有致的群峰、像棋盘般整齐的稻田、垂柳群

峰间卷起裤腿在稻田里插秧的农妇，使中国特有的

自然环境和地貌得到了较好呈现。另外，木兰与李

翔护送公主途中出现的影影绰绰疏密有致的竹林、

与唐三彩马俑极其相似的骏马、乌篷船、民间杂耍、

擂台比武、悬挂着串串干辣椒的售货小屋、古代石拱

桥、错落有致的民屋、吊桥、石狮，以及传递信息的长

城烽火台狼烟等传统意象，无不彰显出北魏时期浓

郁的“中国味道”。其他的传统意象，如媒婆的姻缘

相牵、和亲联盟、传统的小吃饺子、墙壁上的挂毯、喜

气的红灯、红色的护城墙、皇宫风格的建筑、皇服、庆

典的礼花及四合院等，从细微之处让人感受到影片

中的中国传统意象。除中国传统意象再现外，影片

还保留了宗亲文化，如影片中出现的祠堂、供奉祖先

的牌位、木须龙的神龛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宗亲

文化的具体意象再现。

总之，作为一部“黄皮白心”的动画片，《花木

兰》《花木兰Ⅱ》尽管在故事情节、价值观念等方面
进行了美国式的改造，但在包装上首先抓住了中国

本土观众对于片中主要人物的外观形象、道具背景、

美工等的接受心理。

　　二、《花木兰》《花木兰Ⅱ》的美国式
改造

　　迪士尼系列动画片《花木兰》在从中国历史故
事中汲取素材、保留蓝本传统思想和传统意象的基

础上，还采用一系列好莱坞式的故事勾兑方法，对人

物外在形象、故事情节和价值观表达进行了美国式

改造。

１．对人物形象与价值观的美国式改造
影片《花木兰》一开始映入人们眼帘的是，身着

现代吊带背心和齐膝短裤的花木兰从屋里飞奔出

来，有别于中国传统审美的大眼睛、双眼皮的美女形

象，木兰披肩长发、单眼皮、大嘴巴、厚嘴唇，说话时

像典型的欧美人那样耸耸肩膀，这显然是按照美国

人眼中中国美女形象的标准来进行打造的。

由于木兰与媒婆相见时未给对方留下好印象，

因此回到家后不好意思与父亲说话，独自一人唱出

了心中苦闷。木兰女扮男装离开家后，宗亲祠堂中

的祖先们都显灵了，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想如何解决

问题，而是像孩子般的争吵起来。这些人物形象的

改造都极具现代人气质，全然不见隐忍、沉稳的古人

特质。

《花木兰》除了对人物形象进行改造外，还进行

了美国文化及价值观的植入。花木兰认为“一个勇

士有时就可以决定一切”（动画片《花木兰》中木兰

的对白）。花木兰虽是因替父从军而走上战场的，

但她认为，“也许并不是为了爹爹，也许是为了证明

我自己”（动画片《花木兰》中木兰的对白）。“中国

女英雄漂洋过海之后，充满个性自觉、自尊，夹带着

现代女权主义者的传奇神采。这表明美国人对中国

女性独特的欣赏角度，也是迪士尼吸引全球观众、迎

合女权主义思潮的策略。”［２］经过迪士尼对人物形

象的改造，美国文化中的女性主义、个人英雄主义、

男女平等的思想在花木兰身上彰显得淋漓尽致。

中国传统观念强调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意

即我们常说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

纲）。“三纲”中“父为子纲”强调子女要绝对服从父

亲，不能有任何违背，这意味着家长在中国的传统家

庭观念中具有不容置疑的至尊地位，父权至上，父子

之间等级森严，两者是不平等的。当花木兰知道父

亲要带伤上战场后，想阻止父亲，但被父亲坚决地拒

绝了，因此她生气地对父亲说她会为荣誉而战死沙

场的，这种强硬的言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被接

受的。

花木兰从军前在家里专门负责照料和管理家禽

和家犬，她把属于自己的家务活用一根骨头的代价

交给了家犬———小白，用一根绳子把骨头和一袋漏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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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的米糠同时拴在了小白脖子上，小白为了吃到骨

头边追边啃，奔跑的时候米糠洒了一地，刚好完成了

家禽的喂食，这些情节的安排不是为了显示木兰的

吃苦耐劳，倒更像是对其“小聪明”的肯定。这显然

与踏实肯干的劳动人民形象不相符合，因为在中国

封建社会，只有男性才能成为“劳心者”，而木兰摆

脱了“劳力者”的身份，蕴含着向当时男权主义社会

挑战的意味，体现出了女性主义的色彩。

在婚姻观念上，木兰第一次去相亲时心不在焉，

不仅迟到还因为种种失误令媒婆狼狈不堪。从军

后，木兰一旦碰到让自己心仪的人———李翔，便主动

出击，毫不羞怯，一反中国传统女性在婚姻上任人摆

布的境况。正如木兰面对镜子时的歌唱：“我仿佛

在饰演一个角色，现在的我戴着一个面具生活，即便

我能骗过身边的人，但是我不能愚弄自己，我的心想

要自由飞翔……“（动画片《花木兰》中木兰的唱词）

她想要做真正的自己，变回女儿身，继而表达内心真

实的对爱的追求、对真理的追求，实现自我的回归。

在等级观念上，木兰拯救了皇帝和国家后，皇上

在全城百姓的面前向木兰鞠躬致谢，朝中官员与成

千上万的百姓纷纷给木兰下跪，这在等级森严、男尊

女卑的传统社会里是不可想象的。第一次战争后木

兰即被发现是女儿身，但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惩罚，反

而在战争中发挥了指挥、领导的重要作用，这在等级

森严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不现实的。这是美国自由

平等观念下对女性的尊重与肯定，而这显然融合了

美国的自由平等思想。当皇帝嗔怒木兰“第一犯了

欺君之罪，第二毁了皇宫，第三你救了朕与百姓”

（动画片《花木兰Ⅱ》中木兰的对白）时，木兰在众人
的惊叫声中猛地抱住了不知所措的皇帝。由此我们

可以看出，木兰对皇帝的态度并不仅是敬畏和仰视，

而更像是亲如父兄的朋友，然而这不是中国封建社

会君臣、君民的原本面貌。

中国民间传说中花木兰的故事，被迪士尼借助

其醇熟的商业文化运作模式成功改编成了一个现代

故事。按照后结构主义者的看法，每一个故事的讲

述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巩固或建构“说话人的话语

权”。美国学者赛义德曾指出：“在这样的一个舞台

上，一切按照他们的逻辑操纵和上演，他们以西方代

替东方，并向西方言说，充当东方的历史塑造

者。”［３］迪士尼通过改编他国的故事来体现自己的

权利意识，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话语构建中，自我与

“他者”是成对立态势的。

２．对故事人物与情节的美国式改造
《花木兰》系列动画电影在情节上添加了几个

贯穿始终的关键人物和动物，这是好莱坞影片常用

的手法。在两部动画片中添加的人物有木兰的奶

奶、媒婆、公主、侍卫等，添加的动物有单于的秃鹰、

花家宗亲祠堂里的木须、奶奶饲养的吉祥物蛐蛐、木

兰的黑鬃马等。

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木须自始至终都是

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日夜陪伴木兰，监督

木兰的言行举止，见证木兰的喜怒哀乐，在木兰彷徨

时帮助木兰克服软弱心理、解难答疑，在木兰功成名

就时为她高兴。木须既是木兰的亲人，又是木兰的

引路人，同时还是木兰的助手和营养师，甚至是保

姆，木兰的一举一动都离不开它，它是木兰整个成长

历程必不可少的见证者。

与木须相比，蛐蛐虽不那么重要，但也为影片增

添些许乐趣，它更像是木须的随从，但对木须并不是

言听计从，反而会在木须意欲使坏时讥笑木须，必要

时还充当起了木兰忠实的守护者。黑鬃马虽然“戏

份”不多，但它和蛐蛐在衬托木须的角色上作用相

同，黑鬃马看不惯木须的颐指气使，初次见面就把夸

夸其谈的木须几脚踩扁了。

木兰的奶奶也被塑造为一个非常西化的时髦奶

奶形象。木兰去相亲的时候，奶奶临别给她用歌曲

形式所做的嘱咐，竟然出现了要“迷倒男人”之类的

歌词。当看到木兰带着皇帝赏赐的宝剑和玉佩回来

时，木兰的奶奶用酸溜溜的语气略带遗憾地说：“她

还应该带一个男人回来！”上门求亲的李翔出现后，

奶奶脱口而出，“下次打仗我也要去”。这些对人物

形象的改造与添加都让人忍俊不禁。

通过对情节的再设计，迪士尼系列动画片《花

木兰》在尊重原来木兰故事的基本情节上，使原本

的“封建忠孝故事”变成了“女性实现自我”的故事，

由男性凝视变为女性凝视，由王子吻醒沉睡的公主

变为公主拯救王子。

因此，《花木兰》系列动画片赋予木兰的性格特

质是———她不仅仅是一个女英雄，还是一个具备女

性独立意识的个体。这样，木兰身上既承载了中国

文化的忠孝观念，又反映了西方文化中的个人英雄

主义、女权主义思想。对好莱坞制片商来说，通过不

同文化间的碰撞，它实现了将外来文化本土化继而

全球化的目的。

　　三、后现代的外在表征和狂欢的精

神实质

　　《花木兰》系列动画片采用现代观众都较为接
受的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来呈现，这本身就是美

国精神的一种体现。后现代主义是１９６０年代出现
在西方的理论思潮，可用于解构表征、意义与符号。

单就《花木兰Ⅱ》的视觉符号而言，观看该片，一系
列与历史相悖却又妙趣横生的画面元素不时跳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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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如我们看到在木兰生活的中国南北朝时代，闹

钟、合影、西餐、浴巾浴帽等现代生活符号一应俱全。

由于后现代主义倡导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

主张人类思想应彻底解放，在艺术创作中更是天马

行空地将想象与拼贴、无逻辑的符号粘合在一起。

１．后现代的外在表征
在《花木兰》系列动画片中，迪士尼制片商为迎

合西方大众的猎奇心理，将一系列中国意象通过复

制、拼贴与戏拟手法，用后现代改写方式将影片拼凑

成一个具有东方异国情调和狂欢化色彩的迪士尼

喜剧。

《花木兰Ⅱ》充满了美式笑料，比如丑角人物出
丑的桥段安排，媒婆双手被木兰胳膊上的小抄给抹

黑，而后被木兰倒的茶烫得到处乱跑，倒下去又坐在

了炭火上，这样的情节设计极像《猫和老鼠》里的恶

作剧。由此可见，故事中的素材来源都未跳脱好莱

坞影片固有的制造模式，以及戏拟经典的制作思路。

在故事发生的南北朝时代，木须竟捧着一张写

有“北京科技”字样的报纸在看。木兰初入军营，为

防止木兰睡过头，木须竟然把蛐蛐制作成了一只闹

钟，第二天早晨竟然还发出了铃铃的闹铃声。“木

须做好了有煎蛋和香肠的早餐，士兵们也嚷嚷着要

吃葱花炒蛋和宫保虾仁。”［４］另外还有帐篷里出现

的相框和合影，军师裹着浴巾带着浴帽，木须拿出牙

刷刷牙，以及将军的特快专递等都彰显了影片的后

现代表征。好大喜功的木须登上了极像颁奖典礼台

的阶梯，它还要洗泡泡浴，除此以外，庆典使用的礼

花、强劲的音响、木兰吃的现代化的贝壳点心，熊猫

玩偶，极具现代特色的耳钉及西式亲吻等，都印证了

影片绝不单纯是动画版的木兰替父从军的感人故

事，也是后现代拼贴痕迹十足的后现代狂欢式商业

影片。

影片消解了历史，戏谑了英雄，历史与英雄都成

了被消费的对象，影片用商业化的模式把一个中国

传统民间传说打造成了娱乐快餐。

２．狂欢的精神实质
虽然《花木兰》系列动画片开篇都是水墨画首

先登场，但没过多久，影片就开始显现其处处渗透出

的喜剧色彩与狂欢的表达方式。

《花木兰》中出现了大量的笑料和诸多眼熟的

喜剧桥段。例如，木兰偷懒让“小白”给自己干活，

并在“小白”脖子上系了一袋开了口子的米糠，奔跑

的“小白”把米糠洒得满地都是，大鸡、小鸡、母鸡、

公鸡成群结队地跟在后面抢着吃，畜栏的牲畜也都

被喂好，得意的木兰则站在远处大笑；母亲挽着奶奶

满大街找木兰，可木兰却不紧不慢地在胳膊上用毛

笔抄写媒婆面试会问到的“三从四德”；士兵们朝河

边走来要洗澡，慌忙中木须对木兰说：“连个‘三点

式 ’都没有穿 ！”紧急时，为防止单于反扑，木须把

蛐蛐的尾巴一拉，像擦火柴一般把蛐蛐像火箭一样

射向单于；木兰与李翔的护送任务完成后，木兰与李

翔再次救驾成功，木须终于完成使命回到花家的宗

亲祠堂，在他的号令下，蛐蛐变身为乐队的乐手，打

起了架子鼓，已故祖先的灵魂也都全然不顾形象、身

份地跳起舞来，甚至蹦起了迪，还说要打电话订包间

来庆祝……在这大量浸染着浓郁现代气息的笑料铺

陈下，影片充满了狂欢的气息。“后现代主义文化

消解了崇高的意义，试图开辟多元的文化境界，但是

后现代主义的无信仰、反传统、颠覆性也带来了虚

无的色彩，淡化了人们对于文化价值的追求与理想

信仰的坚守。”［５］

通过分析《花木兰》系列动画片的外在表征和拆

解其精神内核不难发现，好莱坞嫁接影片惯用的故事

构成方法是：嫁接影片＝蓝本的基本外在表达＋好莱
坞固有价值观念＋成熟的商业营销模式。正是基于
这种相对成熟固定的操作模式，好莱坞影片才总让

观众感到既熟悉，又有新鲜的文化与情感体验。

　　四、结语

迪士尼系列动画片《花木兰》在保留中国历史

故事蓝本中部分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意象的基础

上，大胆进行改造，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普遍存在于好

莱坞大片中的女权意识、个人主义与独立自主的思

想意识，更是以标志性的西方视觉符号加以彰显。

在好莱坞影片中，花木兰的形象具备了“香蕉人”的

特质，虽然是典型的黄种人长相，却是一个外黄内

白、具有西方独立自主意识、敢想敢干精神的新时代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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